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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两次布克奖、普利策奖得主，21世纪**实力诺奖作家！
以洞察入微的准确目光，从一个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体验！

内容简介

《内陆深处》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一部相当诗意化的早期小说，以洞察入
微的准确目光，从一个家庭故事中折射出殖民地生活的体验。一个与父亲在南非共同生
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
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
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本书讲述的故事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唯有从女主人公
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
，细腻深邃，将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
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令人纠结万分却又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

J.M.库切，当代作家，文学大师，史上获得最多文学奖项的作家之一，1940年生于南非
开普敦。作品包括《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男孩》《青春》《夏日
》《耻》《凶年纪事》等。两次夺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荣获诺内尔文学奖。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门边上恰到好处地搁置着一个帽架，遇到我们用雨伞的时节，那儿也可插伞(如果我们
对下雨的反应不是仰面迎着肆意的雨滴让它淌进嘴里还乐不可支的话)。现在那儿插着两
支枪。一支是打鹌鹑和野兔的双筒猎枪，一支是大名鼎鼎的李-



恩菲尔德。那把李.鄄恩菲尔德的射程刻度标有两千码，我真是大为惊叹。
  那把猎枪的弹匣搁在哪儿我不知道。但帽架上有一个小抽屉，那里面是他们多年来塞
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纽扣和别针，其中有六颗点303的带黄铜尖头的弹筒。我摸到了。
  瞧瞧我这么个人，没有人想到我会用枪，但我会。我有些事情没人能想得到。我不敢
肯定自己能够在黑暗中装填弹药，但我可以把单颗子弹塞进后膛，把枪栓推上。我的手
心又湿又冷，相形之下那个皮肤干燥的家伙总是遍体鳞屑。
我并不轻松。我不能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摇摇脑袋，突然不明白我晚上为什么
不在床上好好睡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个晚上应该不在自己的床上睡他的觉，而
亨德里克的妻子不在她自己和亨德里克的床上睡觉。我看不出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必
然性，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们的事情不过只是一时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心血
来潮。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空白，就像我们生活其间的荒漠一样空白，何
妨每天无忧无虑地数着羊只或是洗刷杯碟来打发时光？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故事
必须要有那么一些风风雨雨。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另有想法。
子弹妥帖地躺在枪膛里。我自己的恶行又置于何处？因为思索，我停顿了一下，但我肯
定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也许我难以决断的事情不是如何去对付那些令人生厌的坛坛罐
罐，不是每天晚上如何面对同样的枕头，而是如何面对某种冗繁的陈述过程——这种陈
述也许正是一种沉默的过程。我缺乏停止絮絮叨叨的勇气，停下来返回我阒无声息的原
处。我所编织的这故事，往这沉甸甸的枪里装填子弹，只是某种疯狂的自欺欺人的胡言
乱语。莫非我是那种想法虚幻的人，没法靠子弹来拯救自己？这正是我溜出去那工夫还
在忧虑的事情，一个似非真实的身影，一个荷枪女子，融入星光灿烂的夜幕。
院子浸入皎洁的月色之中。仓库和马车房的石灰墙面闪着幽灵般的苍白。远处的耕地上
，风车的叶片一闪一闪。活塞吱吱嘎嘎，嘭咚嘭咚，这声音隐隐地传到我这儿，却又是
清澈地回响在夜的微风中。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美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书里能读
到这般相似的情形，那些死刑犯人走向绞刑架或是断头台那当儿，偶然瞥见大地的景色
，那真是美妙净化的一瞬，他们会深悔那些让自己犯下死罪的恶孽，对自己曾生活过的
这个世界怀有感恩的深念。也许，我该把自己对太阳的效忠换作月亮才好。
  然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属于天地之间的声音。一会儿低微，一会儿醒豁，像
是患犬热病的狗在哀号，狺狺而吠，喘息不止。可这声音不是狗，而是一个类人猿，或
者干脆就是人类，那是某人在屋宅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并不轻松，虽说我发觉自己在行动。一种空虚滑入了我身上的某个地方。现在没有什
么事情能叫我满意了。我站在黑暗中摇着铃哼哼唧唧那会儿是挺满意的，但我怀疑如果
再回去搜寻一番，找到塞在家具下面的餐铃，擦去那上面的蛛网，站在那儿摇响它，同
时和着铃声哼哼唧唧，我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快感了。某些事情似乎永远是无可挽回的
。也许这证明了过去的真实性。
我并不轻松。我不能相信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摇摇脑袋，突然不明白我晚上为什么
不在床上好好睡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这个晚上应该不在自己的床上睡他的觉，而
亨德里克的妻子不在她自己和亨德里克的床上睡觉。我看不出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必
然性，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们的事情不过只是一时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心血
来潮。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种空白，就像我们生活其间的荒漠一样空白，何
妨每天无忧无虑地数着羊只或是洗刷杯碟来打发时光？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生活的故事
必须要有那么一些风风雨雨。我对每一件事情都另有想法。



子弹妥帖地躺在枪膛里。我自己的恶行又置于何处？因为思索，我停顿了一下，但我肯
定要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也许我难以决断的事情不是如何去对付那些令人生厌的坛坛罐
罐，不是每天晚上如何面对同样的枕头，而是如何面对某种冗繁的陈述过程——这种陈
述也许正是一种沉默的过程。我缺乏停止絮絮叨叨的勇气，停下来返回我阒无声息的原
处。我所编织的这故事，往这沉甸甸的枪里装填子弹，只是某种疯狂的自欺欺人的胡言
乱语。莫非我是那种想法虚幻的人，没法靠子弹来拯救自己？这正是我溜出去那工夫还
在忧虑的事情，一个似非真实的身影，一个荷枪女子，融入星光灿烂的夜幕。
院子浸入皎洁的月色之中。仓库和马车房的石灰墙面闪着幽灵般的苍白。远处的耕地上
，风车的叶片一闪一闪。活塞吱吱嘎嘎，嘭咚嘭咚，这声音隐隐地传到我这儿，却又是
清澈地回响在夜的微风中。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是美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书里能读
到这般相似的情形，那些死刑犯人走向绞刑架或是断头台那当儿，偶然瞥见大地的景色
，那真是美妙净化的一瞬，他们会深悔那些让自己犯下死罪的恶孽，对自己曾生活过的
这个世界怀有感恩的深念。也许，我该把自己对太阳的效忠换作月亮才好。    然而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属于天地之间的声音。一会儿低微，一会儿醒豁，像是患犬
热病的狗在哀号，狺狺而吠，喘息不止。可这声音不是狗，而是一个类人猿，或者干脆
就是人类，那是某人在屋宅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像是端着盘子似的把枪端在身前
，踮起脚尖穿过沙石地，绕过马车房走到后面。这屋舍的墙投下一道阴影。那影子正好
对着厨房门，不是狗，不是猿，而是一个男人，事实上(我走近时看清了)是亨德里克，
这家伙本不该出现在这儿。一看见我，他的声音，他的咿咿呀呀(如果那算是他在说话的
话)马上就停止了。我走近时，他一摇一晃地站起来，身子却朝后倒去。他手掌朝外向我
摊开双手。    “别开枪！”他说。他摆出一副搞笑样儿。     我的手指没有离开
扳机。一开始，他的出现没有让我分散注意力。他身上冒着一股酒气，不是一般的酒，
是白兰地。只有从我父亲那儿才能弄到白兰地。这样看来，是贿赂，不是瞒天过海。
    他一只手在身后抵住厨房门，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他的帽子落到膝盖上又掉到地
上。他伸手去抓，慢慢地侧身翻倒在地。   
“是我。”他说，另一只手伸向我的枪口，他够不着。我后退了几步。    他侧身躺
在台阶上，用膝盖撑着身子，这时他忘记了我，开始抽泣起来。“这个”，“那么”，
这就是他哼哼的动静。随着身子的每一下颤动，鞋跟就在地上轻磕一下。   
我什么都帮不了他。    “你会着凉的，亨德里克。”我说。
我父亲的房间紧锁着，却敞着窗子，从来就是这样。够了，今晚另一个人的声音已经让
我听够了。为此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无须再作考虑。还有，既然我不能把耳朵堵上，
那就对自己轻轻地哼上几声吧。我把枪筒插进两道窗帘中间。把枪托倚在窗沿上，枪举
高，枪口对准室内远处的天花板，闭上眼睛，扣动扳机。    在这之前，我还从未有
过在家里听见武器开火的特例。我照常以为那是山里传来的一波又一波的回音。但此刻
，枪托只是简单地朝我肩头一震，那股冲击力直接就来了，并不特别明显，随后，在发
出第一声尖叫之前，是一阵静默。    我听着尖叫，嗅着无烟硝化甘油火药的气味。
魔咒般的电光石火，一闪而逝，一缕飘然而去的烟雾。
事实上，此前我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尖叫。它充斥整个黑黢黢的卧室，清晰，激越，像玻
璃似的穿墙而出。喊累了，这尖叫声渐而变小，紧接着又是再度迸发。我惊呆了，我简
直不能相信一个人能发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尖叫。   
枪栓往回拉一下，弹壳叮当落在我的脚下，第二颗子弹，冰凉而异样，迅即滑入枪膛。
尖叫声变得短促了，带点儿节奏感。还有一连串压低嗓音毫无节奏的骂骂咧咧，过后我



能分辨出来，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如果我还能回忆起来的话。    我抬高枪筒，闭上
眼睛，扣动扳机。就在这工夫，枪从我手里猝然飞走了。子弹出膛的爆炸声甚至比刚才
还让人兴奋。整支枪不胫而走，令人不可思议地离我而去。它往窗帘里蹿进去了。我用
空着的手扶住膝盖。
我现在本该离去。我惹出的麻烦已经够大了，我胃里不舒服地折腾起来，这个夜晚因为
他们而毁了，毫无疑问，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我还是我自己的话，此刻可能就是
最好的我。月光下，亨德里克站在院落中央看着我。没法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用
冷冰冰的规范得体的言辞对他说：“去睡吧，亨德里克。太晚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    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那张脸遮在帽子的阴影里。    
尖叫声减弱为叫嚷。如果我这会儿离开，可能对大家都是最好的。    我从亨德里克
身边绕过，走上离开农庄大宅的路，不妨说，这会儿如果有人用另一种目光来看，那将
意味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开始，我有一种背后会受到攻击的感觉，稍后就淡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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